
石山乡山清水秀、资源丰
富，可交通不畅，成为当地经济
发展的瓶颈。

“要致富，先修路”早已成
为全乡上下的共识，关键问题
还是缺钱。在年初召开的全县
人大会议上，纪乡长联络了十
位人大代表，提交了一份《关于
扶持修建石山乡高速公路的议
案》，县人大将其作为议案转交
到县政府。

会后，纪乡长见到了县长
毋志虎，请他在百忙中抽时间
下到乡里视察。毋县长是个
豪爽人，答应月底去实地看一
看。

毋县长如约而至。那天下
午三点多，他带着县有关部门
的相关领导实地考察了两个多
小时后，表示确实有修路的必
要：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价
值。纪乡长非常高兴，提出请
县长在乡里吃个便饭再回。

毋县长面露难色。纪乡长
马上解释：“您放心，就在我们
乡政府食堂吃工作餐。”

毋县长看了看手表，回去
也确实错过了晚饭时间，便说：

“那好吧，入乡随俗，就吃顿便
饭，顺便再听听情况。”

为了搞好接待，纪乡长早
已打听到毋县长喜欢喝白酒。
所以，一走进食堂，毋县长就看
见桌上有酒。他立刻面露愠
色，说：“我先声明，吃饭可以，
不能讲排场，不能喝高档酒。”

纪乡长马上回应：“县长风
尘仆仆到咱们山区来，也是为
了咱们四五万父老乡亲的幸福
着想，我们只是想借此机会，表
示一下感激的心情。您放心，
今天桌子上没有什么山珍海
味，全都是老百姓常见的粗茶
淡饭，喝的酒也是咱们老百姓
自己酿造的。”

毋县长脸上露出惊讶 ：
“哦？你们自己也能酿酒，怎么
没听说？”

纪乡长嘿嘿一笑，说：“还
在试验期。今天县长来了，正
好请您检验一下，听说您这方
面也不亚于专家。”

毋县长摆摆手：“那是他们
瞎传的。我不过是喝得多了，
能尝出个子丑寅辰……”

这时，服务员已端来一只
烧制较粗糙的酒壶，给宾主们
一一酌酒。房间里顿时弥漫着
浓郁的酒香，毋县长闻着杯中
的酒，微闭着双眼，一副陶醉的
样子。

“好酒，好酒。”碰过杯后，
一桌人全部一饮而尽。毋县长
放下酒杯，满意地说：“你们这
自酿酒，口感醇厚柔和，回味绵
长呀。”

忽然有人提出疑问：“这酱
香馥郁的口感，我怎么感到很
像茅台？”

“是这样。”纪乡长咳嗽了
两声，说：“为了提高咱县自酿
酒的档次，我们聘请了原来茅
台酒厂的退休工人当顾问。”

“原来如此。我是说怎么
这么像茅台，这就对了嘛。我
们干事业，一要想干，二要会
干。什么叫会干？就是要借鉴
别人先进的经验，打造自己的
品牌。来，为你们这种精神，敬
你一杯。”

三杯下肚，毋县长已一再
表态，石山乡的高速公路一定
要马上列入县里新一年年度工
作计划。

纪乡长又给县长敬酒，却
已不胜酒力，有些站立不稳。

“酒就喝到这里吧。”毋县
长站起身来，微笑着拍了拍纪
乡长的肩膀，“石山乡是个好地
方，山好水好人好，特别是你们

自己酿制的酒更好。我想，待
会把你们自酿的酒带上几箱，
我拉回县里，一来可以作工作
接待用，二来也可以给你们乡
镇企业做做广告，怎么样？”

纪乡长摇晃着起身：“没
……没问题，马上照办。”

这时，一年轻人走上前去，
跟纪乡长耳语一番。纪乡长一
把推开他：“少啰嗦，马上照办，
办不好，我立马撤了你的职。”

年轻人哭丧着脸，木讷地
站在原地。

另一乡干部赶紧向毋县长
解释，自酿酒还在研制阶段，一
时还拿不出成箱的白酒。

毋 县 长 哈 哈 一 笑 ，说 ：
“好。那就下次再说。”

“ 谢谢县长的理解和宽
容。”

晚饭后，毋县长与纪乡长
等人告别后，坐上车打道回
府。随行人员问他：“县长，您
认为他们的自酿酒什么时候能
成箱送来？”

“天知道。”
另一随行人员打趣说：“县

长，您真坏。”
县长哈哈大笑：“我交代你

做的事办好了吧？”
“办好了，酒钱我已悄悄交

给纪乡长的秘书了。只是这酒
大家都有喝，让您一个人出钱
不太好吧？”

“没事，好酒难得。就当是
我请大家了。”

这时，才有人明
白过来：“哦，我
就说嘛。这纪乡
长 打 肿 脸 充 胖
子，您却假戏真
做 ，希 望
他日后能
明白您的
苦心！”

穿过森林隧道，公交车停靠
在社交网络上传说的“偶遇站
台”。

K 登上了车——无领 T 恤、
米白色球鞋，小帅——符合我的
审美。他一边向司机打招呼，一
边刷卡，一转头，瞟向我，径直走
来车尾。

K 保持着微笑，摁住随车摆
动的衣襟，抬手指向我身旁靠窗
的空位。我立刻礼貌地一笑，侧
过身，让他过去。这时，我注意
到，K 的左耳轮上戴着一副“耳
机”。这东西我认识，是刚上市的

“逑逑V3”。
“美女，你好，感觉你也不是

本地人？”K还没坐稳，就迫不及
待地与我搭话。

此时我已坚信，他的行为正
完全受“逑逑 V3”的指引——这
东西是“社交神器”，可以按个人
喜好给异性颜值打分，搜索对方
社交账号，寻找其公开信息，并可
按对方兴趣提供共同话题的指
引。而我虽是本地人，在公开的
社交账号上注册时，地域信息写
的却是隔壁省份。

我礼貌地回应：“这您也能
看出来？真厉害！我确实是邻
省的，过来旅游。”我把一缕散发
拢过耳后，露出脖颈，微笑着望
向K。

“我也是来旅游的。”K 可能
没想到我如此夸他，一瞬间，脸颊
有些泛红，嘴角忍不住地上扬，然
后又被他压了下去。他假装去看
窗外风景，接着说道：“哦，邻省
是个好地方。我一个兄弟曾经在
那里实习过，听说那里的红豆羹
很有名。我一直想找机会骑行过
去旅行，尝一尝红豆羹。”

我想，他知道红豆羹，只怕又
是“逑逑V3”的建议，因为我也喜
欢。我立刻回应道：“真的吗？我
也喜欢甜品，还喜欢骑行。”我对
他兴趣大增，一时没保持住矜持，

“我们好像挺有缘分！”
K 的脸似乎更红了，他一个

眼神甩过来，下颚微抬，尽力露出
阳光男孩的笑容，继续抛出“逑逑
V3”推荐的话题：“我还喜欢跑
步、撸铁、读书和小提琴。今天傍
晚，我准备去海棠湾散步……”

“哇！我听说夕阳下海棠湾
那片沙滩非常漂亮，你好浪漫
呀！”我睁大的眼睛里都快冒出
小星星，他喜欢跑步、撸铁和读
书，还会拉小提琴……真是太优
秀了。

K 似乎有点架不住我的热
情，但他仍坚持和我这么一搭接
一搭地聊着天，从爱好聊到曾去
过的地方，又从文学聊到童年
……他突然低下头，眼神由明转
暗，似乎正想办法挤出眼泪：“我
其实从小在海边长大，以前很喜
欢冲浪。不过，在我 12 岁那年，
有一次下水冲浪，差一点溺水，我
的狗狗旺财为了救我，却沉到了
海底……所以，现在我再也不敢
冲浪了。”

嗯，“逑逑V3”一定是在编故
事——我这么下了判断，因为我
曾在公众账号里提到过自己喜欢
狗，且曾有“童年创伤”，或许“逑
逑V3”正在帮K进行个人标签设
定：“阳光帅气”“热爱运动”“爱
惜动物”“童年创伤”……以此来
更贴合社交目标的设定，引起情
感共鸣。

但我不介意，主动抓住了 K
的手，温柔地安慰他道：“我猜，
你一定非常想念旺财。这一次来
海棠湾，一定是为了纪念它。”

“ 是的 ！ 非常……非常想
念。”K显然被我的突然主动吓坏
了，他有点茫然无措，似乎不知道
是该笑还是该哭，“逑逑V3”给他
设定的“计划”已全被打乱，而

“旺财”的故事他自己也没法再编
下去……刚好车停了，他立刻站
起身：“抱歉！到站了。我先下车
了！”他迅速地跨过我，向车门跑
去，以至于我那句：“能不能加个
好友？”他都没听见。

车门关上，我隔着车窗玻璃
看到 K 的背影——他正把“逑逑
V3”摘下，重重摔在地上。这让
我不由自主地抬手撩起遮住了另
一只耳朵的头发，摸了摸我的“逑
逑 V3”——刚才我如此主动，全
拜它所赐。我真不应该表现得如
此热情，“逑逑V3”的功能还有待
改进，它让我显得太过着急了。

不过没关系，公交车又停靠
在下一个车站，这是社交网络上
传说的“帅哥站台”。我已经看到
又上来一位帅哥，“逑逑V3”给我
提供的资料显示，他叫L，颜值分
数很高，个性也与我非常契合。
关键是，我留意到他的耳朵上空
无一物。我决定，这次要表现得
稳重、得体一点。

他已站到我的面前，微笑着
眨了眨眼，又指了指我身旁的空
位。我也微笑着侧过身……却没
发现，对方戴着美瞳，那是尚未正
式上市的实验版“逑逑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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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酿酒 □尹广

□严奇社交神器一

一大早，市委组织部牛副部
长就给市生态环境局污控处林
副处长发来一条微信：“千万别
放弃！有了第一次放弃，你的人
生就会习惯于知难而退；反之则
能迎风破浪、勇往直前，绝对是
不同人生。记住，大哥看好你！”

林副处长看得心里暖暖的。
不管咋样，牛副部长这些年对自
己真是没话说。虽然大概是因为
自己的岳父在任时没少关心牛副
部长，可岳父当年提拔的人多着
呢。想想自己副处长干了八年，
快四十了还转不了正，本来差一
点就要再上一个台阶了，不巧又
面临机构改革，新来的于局长软
硬不吃，实在让人不踏实。

二

上午，林副处长定定神，径
直来到局长办公室，敲了敲半掩
的门，一探头，见里面还有别人，
又犹豫着想抽身走人，却被于局
长叫住。里面的另一个人是局
执法支队女干部费洁，她是这次
机构改革中议论较多的“差评干
部”，这次改革可能要被编余下
放了。费洁见此情形，跟于局长
点了个头，便转身走人，有节奏
的高跟鞋声随着她嘎嘎远去，似
乎飘出几分自信。

办公室就剩下他们两人，于
局长笑着问：“有什么事？”

“也没什么事，最近研究了

一下大气污染问题，想请局长指
教一二。”说着，林副处长近乎哆
嗦着拿出一沓打印文稿。

于 局 长 接 过 一 看 ，题 目 是
《关于环境工程中大气污染处理
的几点思考》，有意加大加粗字
体 ，赫 然 醒 目 ，材 料 足 有 百 余
页。粗略一翻，笔法老练，论述
精确，论点新颖，论据充分，堪称
上乘佳作。

一时间，空气对峙般凝滞。
于局长心想，这林副处长是

核安全专业毕业，并不是大气专
业出身，能做出如此洋洋洒洒的
鸿篇巨制，看来是下了狠功夫。
不过这是篇技术调研论文，要在
短时间内弄懂悟深，达到专业水
平，显然存在“文外功夫”。想起
前段时间林副处长的分管副局长
吆 喝 着“ 改 革 要 留 点 进 步 的 空
间”，无疑与此人有关。这小子大
概是盯上了下一步机构改革中将
新设置的大气环境管理处的处长
一职，看样子，是志在必得哩。

于局长想了想，打算考一考
林副处长。“很好。不过文中认
为，工业污染是咱们市大气污染
的主要来源，那做好工业污染控
制和减排的重点在哪儿呢？”

林副处长稍微一愣，随即开
始侃侃而谈：“一是检查监管到
位，加大脱氮脱硫力度；二是加
大对季节性大气污染物的控制；
三是制订和完善排污许可制度
……”

于局长满意地点点头。林
副 处 长 的 回 答 显 然 早 有 准 备 。
于局长仿佛感到了一种不见痕

迹的对峙，一切都在精心计划之
中，空中似乎老有两只鸟儿，抬
头却又不见踪影。他忍不住更
想要探个究竟，于是又问：“您觉
得，城市生活的人们应该怎样避
免臭氧空洞的侵害？有什么长
效整治方案？”

好几分钟的沉默。林副处
长终于有些神情焦虑，从红脸到
尴尬再到难受，他沮丧地说：“很
抱歉，局长，这个问题我还研究
得不够，回去后一定下功夫，不
辜负您的培养！”

“没关系，作为非大气专业
人士，你的学习研究很有成效，
希望坚持下去。”

林副处长满头冒汗，喏喏退
出 ，并 没 提 出 其 他 要 求 。 他 走
后，于局长却忽然满头冒汗，叹
了口气，想起早几天牛副部长曾
打来电话，直言不讳地要求他关
照林副处长。

三

“叮铃铃”一阵电话铃声让
于局长回过神来。接起电话，是
余副局长打来电话，嗲嗲地说，
费洁是她的干女儿，央求于局长
要留在机关多培养。她还说老
家仙凤镇新开了家温泉，泡泡养
肤又润心，请于局长抽空赏个脸
去玩，她愿意全程陪同。于局长
连声致谢，笑说，这刚上任不久，
又在搞机构改革，实在太忙抽不
开身……临挂电话，他也没对费
洁的事明白表态。

于局长刚挂了电话，便看到

爱人冯老师发来一条微信：人心
最 复 杂 ，你 一 生 也 无 法 穷 其 究
竟 ，顺 其 自 然 做 好 自 己 就 是 功
德。

心情不佳的于局长顿时一
阵清明，眼前似乎豁然开朗。

四

不出三日，通过支部推荐、
公开竞选、组织考察、党委决议
等诸多程序过滤，局机关中层处
室领导拟任人选终于出笼，进入
公示阶段。

休息时间，局机关的公示栏
前人头攒动，热议沸扬。机构改
革后新的处室领导有六名五十
岁以下的老处长留任；另三名年
过五十的老处长中，一人因专业
需要留任，另两人改任非领导职
务；继任人选均是本处副处长，
和三个新设置处室的处长一样，
试用期一年。有细心的人留意
到，热门处长人选林副处长这次
落了选，风云人物费洁也分流去
了县区。

公示当天夜里，有人撕碎了
公示布告。几位副局长建议追
查此事，于局长笑了笑，只说：再
贴一份吧，要允许个别人发泄情
绪嘛，就当作从来不曾发生此事
即可。

有人以为后面还有好戏，结
果时间刷新了一切。上级机关
并没发现不良反映，众人瞩目的
局 机 关 机 构 改 革 总 算 落 下 实
锤。新机构开始轰隆运转，又一
个秋日浓墨重彩地登场了。

□
周
承
强

我 仿 佛 西 风 中 一 朵 枯 萎 的
花，随时准备凋落。

住在安宁病房里的病人，都
是即将与这个世界告别的人。然
而，我并不恐惧。在我心中，人的
一生就是一趟单程列车，我只是
即将到达终点站。我会在那里静
静等候他来与我团聚。

我拿起泛黄的旧相册，慢慢
翻开。它陪伴我走过了近六十年
光阴，里面装满了我和他逝去的
时光。

第一张照片——
那年我刚满十七岁，和其他

知青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来到
一个偏僻的村庄。

吃着难以下咽的苞谷饭，住
着低矮潮湿的黄泥房，每天有干
不完的农活，尽管村民们都善良
热情，我仍然很不适应。

一个午后，收完地里的苞谷，
我精疲力 尽 地 坐 在 屋 里 暗 自
抹 泪 。 他 突 然 走 过 来 ，递 给
我 一 块 西 瓜 。 西 瓜 很 甜 ，一 直
甜 到 我 心 里 ，而 他 的 笑 容 更 像

一 缕 温 柔 清 新 的 风 ，吹 进 我
心里。

半年后，我们去镇上赶集，在
照 相 馆 拍 下 了 我 们 的 第 一 张 合
影。几天后，我们去取照片时，他
买下这个相册送给我，说：希望这
个 相 册 把 你 最 美 好 的 回 忆 留 下
来。我羞涩地纠正他：不是我，而
是我们。

我把我们的合影装进相册。
照片中的我们，瘦削的脸上溢满
青春的气息，像春日枝头两粒蓬
勃葱茏的芽苞。

第二张照片——
我们返城了。我在一所小学

做老师，他接替父母的班，进了工
厂做钳工。我的父母坚决不同意
我 们 在 一 起 ，认 为 两 家 悬 殊 太
大。可我在一个春天，偷出户口
本，和他去照相馆照了张结婚照，
去领了结婚证。父母得知后，气
得要和我断绝关系。

我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房
子小得仅容得下一张小床。我们
的新婚生活很艰苦，但很甜蜜。

这张结婚照当时被我放在床
头。相片里，我们的脸上都泛着
幸福的光晕，像阳光下初绽的两
朵花，闪闪发光。

第三张照片——
结婚的第七年。他被提拔为

车间主任，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
房子。生活正朝着好的方向走，
可激情也被柴米油盐和孩子的哭
闹声冲淡了。

一天，我家访后经过他的工
厂 ，在 门 口 的 小 卖 部 等 他 下
班 。 下 班 时 分 ，他 和 一 个 女 人
有 说 有 笑 地 走 出 来 ，他 的 脸 上
荡 漾 着 轻 松 而 明 亮 的 笑 ，那 是
我 许 久 没 见 过 的 。 我 的 心 一 阵
刺痛。

我没有走上前，也没告诉他
我去找过他。我只是开始不断埋
怨他不关心家庭和孩子。他说工
作太忙了，我说他肯定是看上外
面 的 女 人 了 ，他 说 我 无 理 取 闹
……

我们开始用最恶毒的话语斥
责对方，一气之下，我随手把相册

扔在地上，相册的绒面裂开一道
长长的口子。以后的几天，我们
谁也不理谁。

三天后，他拿着相册去外面
镶了一块新的绒面，重新放在床
头。他对我说，我们好久没拍照
了，去拍一张合影吧。看着那个
修复好的相册，我点点头。我们
重归于好，就像这次争吵从未发
生过一样。

那张合影，我们的脸色平静
柔和，像雨后枝头两片碧绿清透
的绿叶。

第四张照片——
他下岗了。上有老，下有小，

日子越过越窘迫。半年后，一个
朋友介绍他去南方一家造船厂做
钳工，他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他 走 的 那 天 ，我 送 他 去 车
站。一路上，我们都沉默着，脚步
沉重。经过一家照相馆，我打破
沉默，说，咱们照张相吧。

照片中的我们，神色难掩茫
然与失落，像经受风霜摧残后的
两朵花，憔悴而疲惫。

第五张照片——
他 返 乡 了 。 因 为 他 经 验 丰

富，家乡一家外企聘请他做维修
部技术主管。我们搬进了新房，
儿子也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日子
越过越红火。

中秋节，我们一家在外面的
小 饭 馆 吃 了 顿 饭 。 儿 子 用 刚 买
的 数 码 相 机 给 我 们 拍 了 张 照
片。照片上的我们，脸上涌动着
苦尽甘来的兴奋和喜悦，像深秋
的两片红叶。

第六张照片——
退休后，我们去了一直想去

的那座古城。吃美食，逛夜市，看
灯光秀，我们还请导游给我们拍
了很多合影。

回家后，我选出最喜欢的一
张照片洗出来放进相册。照片上
的我们笑得皱纹都开了花。

……
三年前，他患上老年痴呆症，

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我的身体也
是一天不如一天。经过考虑，我
们住进了养老院。

年初，我被查出肿瘤晚期，医
生说我时日不长。在生命倒计时
的日子，我被送进安宁病房。我
们在同一座城市，相隔不远，却再
也不能见面了。

儿子来看我，见我在翻看相
册，笑道：又想我老爸了？我点点
头。

儿子当天就去了养老院看爸
爸，还打视频电话给我。镜头里
的他，认不出我，一个劲儿问我
是谁？当我说出名字时，他脸色
一震，然后笑起来，不停地呼唤
我的小名。我知道，那一刻他是
清醒的。

儿子再来时，拿出为他拍的
照片给我看。拿着照片，我笑起
来。儿子把这一幕拍下来。

几天后，儿子拿来一张照片，
说：妈，我把你俩的照片做成合影
了。那张照片里，我和他并肩坐
在床上，像老树上两根纠缠在一
起的枯藤。

我 把 照 片 放 进 相 册 。 我 知
道，这是我们最后一张合影了。

省城西去一百九十八公
里，有一座挺拔的大山，山上曾
多次发现名贵野兰花因而名声
在外。

半山腰的小村里有一位李
姓农户，年轻时就特别喜欢野
兰花，经常将在山上偶遇的野
兰花小心翼翼地挖回家移栽，
还自己搭了个大棚培育起兰花
来。几十年的累积，如今他家
花棚里已有几百盆花叶俱美、
芳香四溢的兰花。

这些年，越来越多人喜欢
兰花，李家也因种兰花出了
名。一位朋友将他栽培多年
的 一 盆 宋 梅 兰 送 去 参 加 一
个全国性的兰花比赛，竟然
获了金奖。自此，不少人慕
名 而 来 ，想 买 李 家 的 兰 花 。
于是，老李专心做起了兰花
生意。

都说“ 种花人家子孝 孙
贤”，这句俗语在他家得到了
进一步验证——老李和老婆
都没读过多少书，可儿子和女
儿都分外争气。儿子高中毕
业时，考上了北方一所有名的
大学，女儿也考上了南方一所
有名的大学。再后来，儿子研
究生毕业后，考上省里一个重
要部门的公务员，女儿师范大
学毕业后，主动放弃留在城市
里的机会，回到小山村里当起
小学教师。

女儿去上班时，他专门挑
选了一盆最好的宋梅兰送过
去。想了想，他把自己养了好
多年的一盆墨兰也给儿子送过
去。他虽人在乡村，却明白那
些公务员职责大、诱惑多，他要
儿子把墨兰放在办公桌上，说
就当是父母每天都在看着他上
班呐。

儿子工作后，年年都被评
为优秀机关干部，每年都拿奖
金给他们老两口买礼物。女
儿后来因为工作出色，也被调
到市里的学校去了。儿子后
来还升了职，仍是每星期给父
母打一次电话，但从来只是问
问身体状况，聊聊家常，不提
工作。儿女都要接他们老两
口进城去生活，可老李不想给
孩子添麻烦，况且身体也还
好，便只说舍不得那些兰花，

不肯去。
守着那些兰花，老李过得

也挺称心。但最近，他忽然觉
得多了许多陌生人上门来买兰
花。不少人还开着豪车，甚至
主动提出要高价买兰花。刚开
始他还想，可能终于遇上识货
的人了，但后来他又觉得不对
——通常买东西的人不都是想
要更低价，哪有人主动提价的
呢？这是什么情况？

那天晚上，他想着这个问
题睡不着觉。老婆笑他刚赚
几个辛苦钱就睡不着了，说
要是感觉这钱赚得不踏实，
不如明天打电话问问儿子或
者 女 儿 ，毕 竟 他 们 见 多 识
广。他顿时心里一松，总算
安心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他给儿子打电
话，电话响了好久也没人接。
他又给女儿打了个电话，女儿
立马就接了，说正好在路上，
准备回家看看老两口。他一
高兴，都忘了想说什么，挂了
电话就赶紧让老婆杀鸡抓鱼准
备午饭。

吃午饭时，他终于想到把
最近有人高价买兰花的事说给
女儿听。女儿笑着说，老爸，您
先听我说一件喜事。他一怔，
有点被蒙在鼓里的感觉。女儿
乐滋滋地说：恭喜老爸，您儿子
已经调到咱市里当书记，都上
任几个月了，哥是怕您担心才
没让告诉你的。

老李反应了两分钟才缓过
劲来。女儿又掏出手机，打开
一个新闻视频给他看。那是记
者一个多月前对他儿子做的专
题采访。采访快结束时，他看
到记者问，书记办公桌上放盆
兰花有什么特殊意义？他儿子
说，这是一盆墨兰，是父亲送给
他的。古人谓梅兰竹菊为四君
子，自己的理解是，父亲送这盆
花就是要自己学会做君子，而
这也是自己一直以来的追求
……看到这里，他突然明白为
什么突然有那么多兰花的“有
缘人”登门拜访了。

这时，儿子的电话打了回
来。他拿着手机半天没接，
他在想，该先跟儿子说什么
好呢？

家有兰花香 □龙玉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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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和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本报现正
开展“廉洁文化小小说征文”。来稿经遴选将在《羊城晚报》
花地·微小说版面特设的“清风有道”栏目刊登，并在相关新
媒体平台上同步推送。年底，将组织专家评审出优秀作品，
进行研讨交流。

来稿请投邮箱：hdxxs@ycwb.com，邮件主题请备注“清风
有道廉洁文化小小说征文”字样，并在内文留下作者具体联
系方式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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